序
這是小說。
 
因為真實的情況
永遠比筆尖下的
更慘烈 更痛心
更悲哀 更荒謬
 
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在發生的事。
人類倘若不致力滅掉自己「貪、嗔、痴」的種，
將永遠淪為低等生物。
 
 
 
——寫於2019年
我們怎麼能夠
因為時間、地理距離
而拉開我們的心理距離呢
謹以此書
 
獻給受著苦難的靈魂
獻給那些看見的，以及看不見的臉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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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座城市
	城i：
	一位警察準備上班。她摸著孩子的頭，親切地說：“孩子，你將會生長在一個乾淨、清潔、沒有動亂的地方。我要去執行任務，為你打造一個乾淨的成長的地方。”孩子笑了。
 
 
城ii：
一位軍人準備上班。他摸著孩子的頭，親切地說：“孩子，你將會生長在一個乾淨、清潔、沒有動亂的地方。我要去執行任務，為你打造一個乾淨的成長的地方。”孩子笑了。
 
第一章
城i
1. 那裡本是一處遼闊的空地，如今建起了好幾座龐大的建築物。灰色的水泥建築外，是延伸好幾公里的長牆。厚厚長牆上是一卷又一卷的鐵絲網，宛如一條遊龍，附在牆上，守著建築物裡的人們。牆內聳立的崗樓有16個之多，崗樓可見穿著制服的看守人，建築物門口永遠有著看守的警務人員。而他，就在那建築物裡，和幾萬人一起唸書、識字。那一座座的大建築物，是當地近年來赫赫有名的學院，據說是讓當地族人學習技能、法律、國家通用語言的學院。幾乎所有的當地族人都必須“上學”，估計有萬餘人之多。他當然也被強制“上學”，雖然他已經五十歲了，而且他不是不識字、更不是沒有知識的文盲。他進入學院，背後是學院大門上鎖的聲音。他只能夠低頭，默默向真主祈禱。
 
第二章
城ii
1. 清晨8時，瑪在村子的田地裡，一抬頭就看見遠處一團團的灰煙。她聽說附近的三個村子已經被軍隊佔領，她正準備做棄家而逃的打算。瑪回頭看著在屋裡的丈夫，她的孩子們也在屋裡。她整理頭上的頭巾，默默向真主祈禱。清晨9時，一排子彈像豪雨般大力地打在村子裡的茅草屋上，瑪看見鄰居們一個個被子彈打穿頭，她從來不知道人體原來可以濺出那麼多的血。她轉身要跑，一連串的火箭推進榴彈射進了村子裡。茅草屋瞬間都起火。熱，加上哀嚎，瑪聽見自己朋友們活活被燒死，她聞到人肉的焦味，聽見哀號聲，她只能抱著孩子們跑。瑪看見軍人們從叢林中衝出來，對著所有逃難奔跑的村民開槍掃射。瑪還來不及，一排子彈射進了她的身體，頓時結束了她的性命。
 
第三章
城i
2. 他和其他男學員們都穿著一樣的藍外套，女學員們則穿著一樣的紅外套。他和其他學員們一樣，是被城市的官員命令到學院來進行培訓。他認識的幾個人，都是因為不同理由，被下令到學院去：一個是因為蓄著長鬍子、一個是因為曾經聯繫了居住海外的親戚、一個是因為常常到清真寺去做禮拜。這些人沒有被控“煽動分裂”的罪名，而是被強制來學院，所以有的人覺得很欣慰—— 被控的處罰是很糟糕的。他也是因為曾經聯繫在外國唸書的女兒，他仍記得和女兒的最後一次長途通話。他在家中，他對女兒說：“別再打電話來，別再找我。”放下電話後，他感覺一部份的自己死了。這是第二次有這種感覺—— 第一次是當這座城市禁止所有人說他們族人的語言的那一天。從此大家都只能說國家通用語。他不禁想：他還能死多少次，才能終於被宣告死亡？很快的他又必須死了—— 在學校裡，他們都不能祈禱，連想都不能想，他們必須學習把真主從大腦消除掉。入學那一天，老師們看著所有的男學員們剃掉自己的鬍子—— 他究竟還能死多少次呢，他連想都不能想，這裡的老師們就是要教他們，該想什麼，不該想什麼。
 
第四章
城ii
2. 大批軍隊沖進村子時，諾已經抱起孩子，帶著母親，領著弟弟向河邊跑去。他們身邊都是逃難的鄰居們，後面是燃燒的村子、軍人們的喊叫聲、子彈的呼嘯、炮火的聲音。到了河邊，大家才發現進退兩難。一些人想也不想，跳進了急流中，在哀嚎聲中被急流捲走了。有些人真的游到了彼岸，努力抓住岸邊的香蕉樹爬上岸。軍人們趕上了，又有許多人被射死。岸邊有幾百人，軍人們命令他們都跪下。諾的母親受不了壓力，失聲哭了起來。諾努力安慰母親，她不想軍人們注意到她們。沒想到她的弟弟也開始哭了出來，大聲哀求，他不想死。諾還沒來得及，弟弟就往岸上直奔，沒跑出幾步，就被軍人射死。諾感覺自己死了，她直愣愣走到了弟弟的屍體，撫摸他的屍體，一個軍人走到她的身邊，把槍管抵在諾的天靈蓋上，一槍結束了她的性命。
 
第五章
城i
3. 每天的行程都是決定好的：他早上起床，和其他學員們集體參加升旗禮儀式。老師們檢查他們的房間，確保沒有任何違反國家法律、沒有任何和宗教有關的東西。接著是上課，唱國歌，再是背誦領導者的信條。長長的信條，假如背得不好，記不下來，就被罰站，不能吃午餐，晚上也必須留下來上課，不能睡覺。那一年的齋戒月，學校特地主辦了喝酒和吃豬肉比賽。他生平第一次吃豬肉，他記得後來他吐了好久，幾乎把腸子吐了出來，直到吐出的都是酸水，仍是覺得作嘔。但也因為這樣，他被點名，隔天又必須加入吃豬肉比賽。 “你的思想還有污點。”年輕的老師很和藹，也很關心每個學員。 “這對你是好的。”他看著老師的雙眼，看不到裡面的靈魂。他跟著說道：“這對我是好的。”老師笑了。
 
第六章
城ii
3. 依看著諾被射死，然後看著那軍人拖著諾的屍體，扔進河裡，像是處理垃圾般處理掉諾。依又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六個孩子一一被軍人射死。依的懷中抱著一個嬰兒，她看見身邊的人們身上都帶著傷口，有槍傷、刀傷、也有被火燒的大傷口，人人都被鮮血染紅。依看見岸上的男人們被下令站成一排，一個個被軍人們開槍射死。然後軍人們用刺刀在每一個屍體上刺上幾刀。有的男人倖免於被槍殺，軍人們命令這些人在岸邊挖掘洞口。挖出了大洞以後，軍人們命令男人們把所有屍體丟進大洞裡。這些死的都是依的鄰居朋友，有的男人吐了，立刻就被軍人大打一頓。當所有屍體終於被扔進洞裡，軍人們命令男人們站在洞口邊上，然後把他們也射死了。軍人們在屍體上淋上汽油，點火燒了屍體。熊熊大火在洞中燃燒，難聞的氣味飄過整個村莊。有人吐了，有人哭了。依沒有閉眼，她睜大眼，看著一切，因為必須有人看到這一切。軍人們把一些年輕女人拉到附近的木屋裡。屋子里傳來淒厲的喊叫聲。依也被軍人拉走，她懷中的嬰兒被軍人搶走，一把扔進燃燒的火坑里。依嘶聲大叫，不知從哪裡來的一股力量，掙脫了軍人，躍向寶寶，和寶寶雙雙跌進熊熊烈火之中。她聽見軍人們在大笑。
 
第七章
城i
4. 那天有記者到來，他也是被訪問的一名。老師們選擇表現最好的同學們去接受訪問。記者到來時，他已經知道自己必須說的是什麼。他對記者說，自己從前在家裡，在電視上觀看宗教有關的節目，而且常常獨自一人在家，這樣的行為是反社會的，來到這裡他才明白自己的錯誤。他說他的腦袋有問題，但是上學之後，現在好多了，現在他知道了是非，知道什麼是合法的、什麼是非法的。他給記者看自己在學院裡寫的作文，裡頭寫道：我出生在強大，繁榮的國家，我是幸福的！記者很滿意，他也很滿意。他真的很努力。
 
第八章
城ii
4. 珠和幾個女人被軍人拉進木屋子裡。那十多個軍人們關上了門，命令女人們交出首飾和金錢。 “交出來，否則就是死。”有的人交了出來，珠不願意，她感覺到自己內衣裡的鈔票，感到全身因為汗水而濕淋淋地，也感到心跳急促地在肋骨裡敲撞。軍人說：“你的真主真能保護你嗎？”說罷，用槍桿重重打在她的頭上。她只聽見其他女子的尖叫聲，身子還未碰地，就失去了知覺。待她終於醒來時，她感覺頭、胸膛、下體都在作痛，撕裂的痛。她睜開眼，看見一雙眼睛，定眼一看，是一女子，顯然已死，卻不合眼。她感覺四周奇熱無比，爬起來一看，只見木屋子已經在燃燒，四周躺著的都是之前隨她進來的女人，都是裸體，都是鮮血淋漓。她自己也血淋淋地，但是她感覺一股生存的意志湧上來，她撲向大門，卻發現大門緊鎖。她被黑黑的濃煙嗆著，在地上爬著，找到了一處沒有在燃燒的牆，用劇烈作痛的身體撞擊木牆，直到撞出一個洞，從洞中爬出。一股涼風撲面，珠一抬頭，只見已是深夜。
 
第九章
城i
5. 他的一篇文章在本地的報章刊登了，聽說還上了網際網絡，大家都表揚他。他要求把文章剪下來，然後塑封起來。他反复讀著自己的文章，讀著裡頭的字句：“學院裡有專門的老師為我們集中講授法律知識，教育我們不斷增強國家意識、公民意識、法治意識，知道了為什麼要敬畏法律、學習法律、遵守法律，明白了什麼是合法、什麼是違法，漸漸遠離並祛除了宗教極端思想，避免成為極端宗教主義的又一個受害者和犧牲品。” 他最喜歡自己寫的這麼一段：“以前，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，我遊手好閒、好吃懶做，盡幹些歪門邪道甚至違法犯罪的事，不顧妻小、不孝敬老人，收拾妻子、辱罵父母，隨意拋棄子女，對家庭極不負責。現在我通過參加勞動，每月能拿1500元的勞動報酬，收入提高了，對家庭有用了，長輩們也開始正眼看我了，老婆也更加體貼了，孩子也認為我是合格的爸爸了，我也真正找回了自我，找回了家庭，我能體面地回家了。”他對著這段文字忽然淚流滿面。
 
 
第十章
城ii
5. 珠在流血。她在夜幕下小心地躲著、走著，直到碰上了幾個村里的女人們。她們一起行走，在下來的三天裡，走過田地、越過山丘。大雨讓行走變得更加困難，沒有人說話，大家都在靜默中行走。他們不知道目的，也沒有目的地，只懂得必須離開，離開家，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，離開施予惡行的軍人。往前走，繼續往前走。蒼蠅跟著他們，揮之不去，整個路程都是嗡嗡作響的蒼蠅，有的人走不了，跌在路旁，眾人無暇照顧，蒼蠅的嗡嗡聲參雜著掉隊的人們的哀叫聲，不管走得多遠都聽得見。珠只記得難聞的氣味，腐屍與死亡的氣味。珠一行人終於來到了一處河邊。河邊都是像她那樣逃難的人們，他們都在和負責偷渡的船夫們討價還價。珠把身上所有的錢拿出來，交給了一個船夫。她和許多許多的人們一起擠上了船，過河到了彼岸。珠和那些偷渡的人們都成了難民。
 
第十一章
城i
6. 他很震驚。他沒想到自己會這麼做，竟然在廁所的洗手盆下塗鴉寫字。這彷彿一場噩夢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，當他意識到時，他正蹲在洗手盆下，手中握著馬克筆，眼前是一行字：“我的心啊，千萬別碎”。他怎麼會寫出這樣的字來？他的手在發抖，他無力站起來，原來他的腦袋還是不好？他並不是沒有作出努力，為什麼還是這樣？為什麼總是好不了？女兒的臉龐出現在眼前，他遮住雙眼，他想抹去女兒的身影，他老了，意志力不強，好多年輕人輕易就接受了教育，改造了思想，換了腦袋，現在已經準備好隨時擁抱新生活。他這不好的腦袋將是他的煉獄，他永遠是個恐怖份子，活著如此，死了也是。他舉起顫抖的手，想要擦掉那行文字，卻無力那麼做—— 手漸漸無力，他的心臟也漸漸無力。他要死了，沒有真主接引他，他將是孤魂野鬼。女兒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，啊，那是他從前懂得的語言，如今他卻一句話也聽不懂。他沒能接受新思想，而且，從前的思想也消失了。他的心臟慢了下來，最後停止。
 
第十二章
城ii
6. 有的人沒有錢，沒辦法上船。納和父母在岸邊，痛苦地告別。他的父母認為，他才十三歲，他的哥哥們都被軍人殺死了，他不應該和父母待在岸上，那太危險了。他是家族唯一的兒子了。於是納和另外三個男人組成一隊，用幾個油桶綁在他們的身上，然後一起躍入海裡。有好幾組男人也用同樣的方法過河。途中有的人們掉隊，越漂越遠。納看見在河中漂浮的屍體，有些冷冰冰濕漉漉的屍體碰到了他的身子，讓他不禁大哭起來。他不記得自己哭了多少次，他不知道自己體內還能流失那麼多的水份。在河裡漂浮的屍體彷彿都在召喚著他，他覺得自己彷彿是水草，注定永生永世在世間漂浮。納很害怕自己永遠到不了岸，很害怕自己會變成那些屍體的一份子。他大力踢著腳，不斷地遊，直到終於上了鄰國的岸。他在岸邊等了九天，看著陸續乘船或游水過來的人們，卻始終見不到自己的父母。他成了鄰國難民營的數千名孤兒之一。
 
第十三章
城i
7. 他死了。無處可去了。他族人的墳地都被挖出，據說要興建成遊樂園、旅遊中心。他死了，無處可去了。
 
第十四章
城ii
7. 那天，軍人們到來的時候，努在自家的田里工作。他村里的男人和男孩都遭到軍人們的毒打。努的妻子被軍人拖走，他聽見妻子的尖叫聲。軍人們命令他和男人們往前奔跑，軍人們拿起槍就在後面射擊。努看到身邊朋友們一個個倒在地上，他的肩膀也被子彈擦傷，他拼命地跑，才終於擺脫了軍人。他加入了一隊逃難的人們，在潮濕的叢林中長途跋涉數天。他年紀已經不小了，這路途幾乎要了他的命。他們都不穿鞋，鞋子已經爛了，而且他們都是在突如其來的軍隊襲擊下逃亡的。光著腳踩著泥路，爬山涉水，很多人除了手上抱著嬰兒外就什麼都沒帶。隊伍中的孩子都是安靜的，他們的雙眼是空洞的。
 
第十五章
城i
8. 她在街上走著，街角的幾個警察向她走了過來，包圍著她。這座城市到處都是辨識人面的攝影機，她無所遁形—— 在她視線範圍內就已經有至少六架攝影機。攝影機記錄每一個市民每一天每一刻的行蹤路線，每一個市民的身份證號碼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和住址都在記錄之中，任何人都可查詢。警察問她為什麼帶著面罩，警察問她知不知道新條例，新條例規定沒有人能夠戴上宗教頭巾了。她說她知道，她說自己戴著口罩是因為這幾天她感冒了。她被令脫下口罩，一個警察說她那麼漂亮，應該讓大家都看得到她的美麗，不該因為什麼宗教緣故，去戴什麼頭巾面紗。那警察在笑，她感到不舒服。這不是性騷擾嗎？但對方是警察，所以她只能靜默。一個警察若無其事地說，現在是齋戒月，你有沒有齋戒？她知道這座城市不允許人們齋戒，她說沒有。一個警察說她身上的長衫太長，太像宗教服飾。她說這是在這座城市裡買的衣飾，是符合社會標準的。一個警察拿出了剪刀。她無法反抗，任由警察在大街上剪她的長衫。破碎的布被街道的風吹走了。警察說上衣不得超過臀部和大腿，一個警察問她穿長衫是不是為了藏匿武器。她忍住不哭，她說不是。於是那個警察在大街上，眾目睽睽下搜她的身。攝影機的鏡頭沒有靈魂，她也沒有了靈魂。
 
第十六章
城ii
8. 努終於到了鄰國的土地上。他的體力透支，雙腳一軟，倒在泥地上，身體發抖，呼吸急促。他撐了兩天，第三天有人提起要他到當地的診所問診，但也有人告訴努，說他的妻子有可能會到這個難民集中營來。努極想見妻子，這則消息似乎給了他力量，他決定不去診所，他要在此處等待他的妻子。老天又下起大雨來，但努竟然爬了起來，用他虛弱的身子，找來了竹子和帆布，捆在一起，準備給妻子打造遮風避雨的處所，一個家。他雙腿一軟，倒在泥水坑里。
 
第十七章
城i
9. 她後來被城市指定要到學院裡去學習，於是她的孩子也成了孤兒。孩子和城市裡其他孤兒們一樣，被送去城裡的孤兒院，接受教育。這是城市為父母和孩子安排的教育計劃。她要求見孩子，當然被拒絕，理由是孩子受到城市的教育，她根本不用擔心。她在學院裡學習，但是很快就被通知，自己被調查，調查結果很不樂觀。她被帶走，去做進一步的調查。
 
 
第十八章
城ii
9. 人群聚集，他們哀求努，不要再那麼執著，他必須馬上去診所，他的身子太弱了。努不願意，他在泥地裡急促地呼吸，蒼蠅圍繞他瘦弱的身子飛，他的胸膛陷進，看得見肋骨。他的胸口起伏，彷彿在拼命為努作最大的掙扎。努的嘴裡冒出了一句話，他說：“看來我就要死了，死在這裡。”眾人不忍，用帆布和竹子打造了擔架，把努綁好在擔架上。努翻著白眼，叫著自己的妻子的名字。當眾人在大雨中把努抬走時，努痛苦地重複著：“媽，媽，媽媽。媽媽，幫幫我。”從此，難民營再也沒有人見過努。
 
 
第十九章
城i
10. 她被關在一個房間裡，每天被拷問：她之前在國外做什麼？她為哪個單位工作？她的責任是什麼？她為什麼人工作？她一一據實回答，她根本沒有做虧心事。三天后，她被單獨囚禁，這次連警察都看不到了。她的房間沒有窗口，只有一個小燈泡，她根本不知道白天黑夜，連自己吃的是什麼都看不清楚。她卻知道警察把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剛開始她也有哭喊，但後來已經無力這麼做。
 
第二十章
城ii
10. 索今年10歲，他記得在這一切發生之前，他在學校裡讀書，同學們會欺負他，叫他“食人魔”，用石頭丟他，只因為他的宗教信仰和他們不一樣。有時候警察會在路上攔下他的族人，威脅恐嚇，而被恐嚇的人都不敢反抗。軍人們燒了他的家以後，他們舉家逃難，和隊伍一起徒步行走四天，沒有食物果腹。索在路途中目睹了許多被燒的村子。他時時掛念著姐姐—— 他的姐姐選擇留在村子，因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。索實在擔心軍人們會找到他姐姐…… 他在途中時時祈禱，他也向真主祈求智慧。他希望知道這一切暴力的原因和意義。索又做夢了。在夢中他又看見那些被射死的朋友們，鄰居們。他每次都醒在深夜，在滿是星空的夜色下，他恨那些死去的朋友們，因為死了就無需受苦。他更恨自己，因為自己還活著。
 
第二十一章
城i
11. 她只能回想從前。她想起從前在公司里和其他人工作，她和同事們無所不談，一起工作、吃飯、去看電影、去逛街。那一次，有個同事的皮包不見了。同事們要她把皮包交出來。她說皮包不是她偷的，同事們說她來自這座城市，這座城市的人們都是小偷。她忍住不哭，她說她的族人都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，為什麼她們要這麼說她？她和他們，不都是同一個祖國的人嗎？同事們聳了聳肩，露出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彷彿她的問題根本像是白痴的問題般：你們是國家裡最髒的人民啊。交出皮包吧。我們不會排斥你，還會繼續和你做朋友。只要你肯認錯，只要你肯反省，只要你肯承認你思想上的污點，我們一定會接受你。你怎麼不說話呢。你和你的族人真是骯髒。
 
第二十二章
城ii
11. 安本來以為肚子裡的動靜是因為餓肚子的關係。結果幾個月後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。她幾乎崩潰，因為她知道孩子的父親是強姦她的軍人。她開始夢見軍人的製服，軍人的體味，軍人染著鮮血的手，卻始終夢不到軍人的臉。她是被輪奸的，根本不可能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。難民營裡很多女子都在這段期間懷孕，當然是因為被軍人強奸的結果。安成日躲在處所裡，不願見人。如此懷孕，是會被歧視的，她也無法接受自己未婚先孕。安的父親被殺，母親失踪，她的弟弟也在這個難民營裡，弟弟是她唯一的親人了。但是安因為不想弟弟被別人歧視，於是選擇不去見她的弟弟。營中有些女子為了墮胎而喪命。有人蛇前來難民營，要買這些新生兒。安希望孩子出生後，可以把孩子賣給人蛇，除了掙點錢，她更不想更多人知道她懷過孕。她想結婚。
 
第二十三章
城i
12.她只能繼續回想從前。她和這座城市的人都沒有了護照，國家下令他們把護照交給城市。她和這座城市的人們的所有資料都在警察的資料庫中，上街時街道的監視器會自動為他們進行臉部辨識。他們買什麼東西、去哪裡做什麼事、和哪些鄰居朋友做了什麼，都會被一一記錄，他們的鄰居慢慢消失，都到學院培訓去了。全國各地的人們大量地湧進這座城市，城市推出新條例，她和族人們只要和其他城市的人們通婚，就可獲得大筆金錢。她的好朋友和另一個城市的男人結婚了。她的好朋友的父母被送去學院裡，好朋友聽說只要和其他城市的男人通婚，自己有了良好社會品行記錄，父母有回家的可能。她去參加好朋友的婚禮，好朋友在婚禮上和丈夫山盟海誓，她從沒看過新娘子的臉上帶著那麼驚恐的表情。
 
第二十四章
城ii
12. 安聽說當地有些醫生有特別的能力，近乎魔法。安想要向這些醫生要些神丹。她抱著隆起的肚子，天天幻想：醫生，請問你有沒有治愈悲痛的神丹？
 
第二十五章
城i
13. 她後來被關進女子監獄，才終於見到了人。在那裡，警察剃光了她們的頭髮，很多人都哭了出來，她忍住不哭。警察要她供出自己在國外的事蹟，她也重複了很多遍，因為她沒做過犯法的事。她目睹一些警察把監獄裡的女子帶走，幾小時後才送回來，如此幾次，她才知道這些女子被警察帶去性侵。警察繼續對她進行逼供，他們說道：“你反正是沒救了”；“你父親去世了，母親可能也快死了，招供的話你還可以見她一面”；“你的女兒沒人養，我們把她送到孤兒院去，她被那裡的孤兒欺負”；“你不招供，現在你哥哥家人全都在監獄，被判無期徒刑”；“聽著，你生命沒希望了，你還是都招供出來吧，你死的時候我們可以讓你舒服一點” 。她沒有哭。她沒了信仰，沒了身份，這期間，她的孩子是她撐下去的唯一信仰。
 
 
第二十六章
城ii
13. 很多時候，孩子們都不說話。他們在難民營裡，每天都有新的孩子們加入，其中有很多都是孤兒。賈也是孤兒，她喜歡畫畫，因為畫畫不需要和別人說話。有一次，有記者前來，所有孩子們都被叫來畫畫。但是記者有特定的要求：他要孩子們畫出大屠殺的那一天。孩子們沒有異議，拿起彩色筆劃。賈也畫了。記者把孩子們的畫放在一起，發現賈和其他孩子們在靜默中畫的畫都有共同點：紅色的血、橙色的火、持槍的軍人、倒在血泊裡的屍體、天上飛的直升機、子彈和炸彈、以及天空的大太陽。記者哭了。孩子們瞪大眼睛，都沒有哭。
 
第二十七章
城i
14. 警察要她在一些文件上簽名，她不肯簽，她從來都不是叛賊，她不能承認她根本沒有做過的事。警察說，沒關係，反正你終究會簽的。警察離開，回來的時候，竟然把她的孩子帶來了。她多久沒見到孩子了？她根本不敢相信。她隔著窗口遠遠看見孩子，孩子被警察牽著，看不見自己。她想大喊，卻聽見警察大聲問道：“你媽媽背叛城市，怎麼辦？” 孩子操著流利的通用語，朗聲說道：“團結穩定是福，分裂動亂是禍。媽媽不好。”警察說：“很好。媽媽做壞事，就應該被罰。”孩子說道：“媽媽不好。我們要讓各族群的人們緊緊抱在一起。”警察說：“真是好孩子。沒有污點的思想。真不像你媽媽。” 孩子說：“我們要和分裂城市、破壞國家團結的份子鬥爭。” 她什麼都聽見了，她開始後悔之前為什麼沒哭，如今她好想哭，可是她根本沒有眼淚。死了的人不會有眼淚，她發現自己無須在乎了—— 無論是在這裡，或是在外頭，都根本沒有分別。她顫抖的手握起了筆，準備簽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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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座城市
	城ii：
當地政府表示，他們其實別無選擇；以此手段製止恐怖主義，其實是一項和平的行動。多國簽署，要求該國允許這些難民們回國，並且承諾保護這些難民的人權。這項簽署同時也要該國承認其對這些難民的人權侵犯和暴力行為。有七個國家保持中立，另有兩個國家反對簽署。當地政府仍然選擇沉默。遠處，在難民營中，聚集了740,000多個人們。 740,000多個人們。 740,000—— 這是一組毫無疑義的數目字，無論後面加了多少個零。難民營的一處，是人們搭建的簡陋“寺廟”。有人在裡頭跪著，在升起的明月下，默默祈禱。
 
 
城i：
該國政府在聯合國聲明，該城市自從建了學院以後，多年來沒有發生過一起恐怖事件。這說明了該國反恐措施的成功。其他國家也不願意在這件事上與該國對立，因為他們仍希望和該國繼續保持良好的貿易關係。很少有國家願意把自己的經濟利益置於風險之中。有某國國家領導坦言，該國既然是國際經濟強國，就不該與該國敵對，政治領袖就不應該去做肯定會失敗的事。在聯合國國會上，2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，呼籲該國關閉學院，然而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出面當組織者。該國則已經準備了一份由37個友好國家簽字的支持聲明，稱讚自己“對國際人權事業的貢獻”。國家領導對這座城市的成功感到無比滿意，表明這一模式將在國內其他民族和宗教區域推行。在該國的城市裡，迄今仍有一百餘萬人在學院裡接受教育。城市裡的清真寺仍在，裡頭空無一人。街道寂靜，一些人們在廣場靜靜地坐著，沒有蓄著鬍子的人們，沒有帶著頭巾的人們，沒有靈魂。滿街都是一架架默默操作的監控器。一彎明月掛在空中，無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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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傳閱。
您也可在以下网址阅读梁海彬其他文字创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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